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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育能力建设是提升国际传播力的基本前提

王文斌（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目前，在我们的国际传播中，“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被动局面依然存在，

“中国故事、国际表达”尚未完全实现；话语体系、叙事方式等与大国地位、国际水准、现实需求相

比，仍存在严重的滞后和不适；“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这一对外传播重要媒质尚未真

正掌握。所有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外语水平的问题。

国际传播不同于国内传播，我们基本上需要借力于外语，最好是借用受传国语言，传播必要的

信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曾说过一句很能点题的话：如果你用一个人听得懂的语言与他交流，他会入

脑；而如果你用他自己的语言与他交流，他就会入心。外语在国际传播中具有基础性和全局性地位。

对此，至少有 3 点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其一，在国际传播力建设的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中，应把国

家的外语能力建设放到至关重要的位置；其二，若要提升国家的外语能力，首先需要提高国家的外语

教育能力，外语教育能力强，国家外语能力则大，国际传播则健，文明互鉴则盛；其三，国际传播中

能否有效使用外语，事关国际传播的主体间性思维和世界同构思维，更事关能否高效促进受传国对我

国客观现实的认知以及对我国友好态度的形成。可以说，没有外语的桥接，中国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

力、中华文化的感召力、中国形象的亲和力、中国话语的说服力、国际舆论的引导力就难以产生真正

的能动效应，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则难乎其难，中国故事、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等终将难以

真正走出国门。

为强化中国的外语教育能力建设，我们至少亟须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外语教育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当下特别需要构建“外语教育学”学科，以顶层设计、综合

施治、协调推进新时代外语教育中国化为总体指导思想，明确外语教育的研究内涵，找准外语教育的

研究范畴，合理布局外语语种，加强外语教育研究各维度的相对独立和有机统一，吸纳国外外语教育

合理元素，结合中国国情、教情和学情，创新我国外语人才培养模式，构建我国自主研发、自主创生

的外语教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彰显中国外语教育研究的特色性、主体性与原创性。

第二，提升中国外语教育能力，实现外语教育强国，转变外语教师单纯为教外语而教外语的思想

观念，使之树立国之大者的家国情怀，充实并丰富他们的外语知识结构，全面提升他们的外语综合能

力和教育水平，为培养能提升国际传播力的外语人才奉献力量，并为世界外语教育理论与实践贡献

中国智慧。

国家语委 2021 年度重点项目“服务文明互鉴的外语教育学科体系建设与实践研究”（ZDI145-8）

开创新时代古文字学发展的新局面

黄德宽（清华大学教授）

古文字之于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价值和意义，近 10 年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认识新高度。古文字

研究关系到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新时代切实推进古文字学的发展，要重视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提升古文字学学科建设水平。古文字虽然历史悠久，但以古文字为研究对象的古文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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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二十大，语言文字这十年”多人谈 王立军 等    多人谈

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按照目前的学科体系划分，古文字学还只是附属于汉语言文字学、历史文献学

等二级学科下的学科方向，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古文字学涉及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古

文献学等众多人文学科，而且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已被引进古文字学研究领

域，古文字学实际上应作为一门新型交叉学科才能体现其学科内涵和特征。目前，古文字学学科的现

实与发展需求严重不相适应，急需进行统一规划并突破建设障碍。古文字学学科建设的进展，将直接

决定古文字学的未来发展走向，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二，夯实古文字学人才培养的基础。古文字学门槛高、入门难、出成绩难，是典型的冷门“绝

学”。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需要古文字学薪火相传，而育人则是确保古文字有人做、有传承的关键所

在。为此，教育部启动实施了古文字学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目前，已有 10 多所高校列入古文字学强

基计划本科招生。但是，由于学科建设滞后，师资队伍不足，教学内容和培养目标各校差异明显，社

会和考生对古文字学缺乏足够的认知，实施过程中还面临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适时总结办学经验，

准确把握强基计划人才培养的定位，筑牢人才培养之基，是确保古文字学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三，加强古文字学人才队伍建设。古文字学涉及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汉文字等各领域，研究

的问题复杂，成果的产出和科研创新难度较大，需要研究者有长期坐冷板凳的精神。但在当前人才评

价制度下，这些学科特点使得研究者面临重重困境，不利于吸引和稳定人才队伍。人才队伍建设是发

展古文字学的核心问题，需要突破制度束缚，创造友好环境，为凝聚更多优秀人才从事古文字学研究

创造必要的政策和条件保障。

第四，重视古文字学研究成果的创造性转化。古文字学者习惯于书斋学问，古文字研究成果历来

号称艰涩高深，令人望而生畏。新时代的古文字学者，应该走出书斋，贴近大众，自觉阐释和揭示汉

字的文化内涵，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作为自身的责任和义务，通过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创

造性地传承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治国理政和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同时，古文字学成

果的创造性转化，必将改善古文字学发展的社会环境，更好地促进古文字学科在新时代的发展进步。

2020 年，中宣部、教育部和国家语委等八部门启动实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立

足于出成果、出人才、可持续，确立了总体建设目标和五大建设计划，安排了 11 项重点建设任务。

随着古文字工程的全面展开，我们相信，新时代的古文字学必将开创其发展的新局面。

继承发展并重，加快思想文化术语建设

韩　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人类的语言能力让人的意识可以借助符号—— 即由词语构成的术语—— 作为中介来运思。术语对

事物的记识应该是一致的，但在实际运用中往往发生转义；术语的内涵应该是具有连续性的，但在实

际运用中往往发生变化。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思想文化术语建设中的继承发展呢？

首先，一方面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因为这是中华思想文化的基因，这个基因变了，中

华文化也就失去了根基；另一方面，我们的思想文化术语也应该在与域外文化的互动中不断丰富发

展。譬如，现代科学学科的许多词语，包括哲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系统等等，都是在与西

方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优长，善于汲取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民族才是有活力、

有创造力的民族。


